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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曹文轩，已经是一位不需要任何

注释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2016年，曹文

轩成为中国首位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他

的《草房子》《青铜葵花》等更是深入人心，

成为辨识曹文轩创作风格的典范之作。曹

文轩作品的乡土与古典，苦难与悲悯，伴随

获奖的聚焦进一步得到彰显。然而，这一

标识，似乎有日渐“定格”之感。事实上，曹

文轩的创作已然有着30余年的积淀与异

常丰富的样貌。这30余年的创作，记录着

曹文轩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儿童文学的

艺术探索，至当代走向世界的中国儿童文

学的艺术突破的锐气与实绩，呈现着不同

时期的、极富创新性的儿童文学作品。相

较于被彰显的长篇小说的艺术气质，曹文

轩作品中旷达宏大的幻想题材，现代都市

的幽默书写，各异群体的儿童塑造，四两拨

千斤的童话小品等，似乎如“日晕效应”般

被遮掩了。

作家出版社“曹文轩小经典”系列丛书

由曹文轩亲自编选，选文纵跨30余年，涵

盖长篇、中篇、短篇，现实题材、幻想题材，

乡土题材、都市题材，小说、童话等多个维

度，汇聚而成《孤独之旅》《水薄荷》《鸭宝

河》《芦花鞋》《外婆树》典丽素朴的五卷

本。长篇小说的节选，源自《草房子》《青铜

葵花》《根鸟》《山羊不吃天堂草》“丁丁当

当”系列，“大王书”系列，“皮卡兄弟”系列等作品

中的经典段落。大量极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也藉此

次“小经典”得以集结，既有曹文轩较早时期的中

短篇创作，又有取自新近的“萌萌鸟”等桥梁书与

《羽毛》等优秀图画书文本。

一

相较于现实题材，曹文轩的幻想类儿童文学

创作样貌也极为丰富，多部作品均以幻想之翼突

破现实之维，诠释了作家对“幻想”基于文学的意

义理解。在西方魔法幻想席卷中国的21世纪初，

曹文轩以长篇幻想小说“大王书”为载体，对本土

幻想小说的美学格局做出了架构性的努力。“小经

典”中，《公石头母石头》等篇选自《大王书·黄琉

璃》，《水薄荷》与《坡》等篇选自《大王书·红纱灯》。

“大王书”展现了曹文轩惊人的想象能力，故事架

构雄奇连绵，格局寥廓旷远。从地狱逃出的“熄”篡

夺王位，焚书愚民。一本奇书“大王书”却飞出火

焰，寻找到牧羊少年“茫”做自己的主人。茫被拥立

为王，带领军队与熄开战。大王书不但改变了茫的

命运，见证了茫的成长，更是冥冥中“正义”与“理

想”的化身。作品中的茫、熄、猺等虽然都出自幻

想，却塑造得性格鲜明，极富质感。这部幻想作品

中，作家用了近四分之一的笔力来写景，融情于

景，独特的遣词造句营造出极独特的意境。富有

气势的比喻，宏大的景物描写，强烈的画面感，构

成一种作用于耳目的冲击力。作家将主体的感觉

赋形，人物所见所感之景渗入了强烈的主体意识，

主客交融，动人心魄。作品呈现出中国古典浪漫

主义的诗学气韵，如盛唐诗歌般写意，挥洒，意境

阔达。“大王书”系列中，曹文轩以自己的创作阐释

着他对本土幻想文学创作的标准与去向的理解，

凸显了“幻想”文学在故事之外的“文学”之意。

以“幻”写“奇”的同时，曹文轩的幻想还力图

以“幻”求“真”。在他的多部童话、小品中，幻想手

法常常是用以承载哲思的小舟，以轻灵切入厚

重。《外婆树》一册所辑，都是曹文轩的小短篇，千

余字间讲述一个圆融的故事。《娃娃们的起义》以

新异的幻想，将深切的生命感受赋予布娃娃身上，

讲述一群被认定为残次品的布娃娃的命运抗争，

也由此引出了一系列人类精神的命题，微言大义，

内涵丰富。《痴鸡》同样是个令人动容的故事，讲人

类的专横。《发条鼠》面临的，是新与旧的时代更

迭，发条鼠的选择是以“忠诚”对抗命运的“无奈”，

达成生命的“无愧”。《罗圈腿的小猎狗》则更为鲜

明地体现出与命运抗争的意蕴。《柏林上空的伞》

描绘一把心怀梦想且不留遗憾的伞，人生也许正

当如此。有些故事，朝向寻找“自我”的归属。《飞

翔的鸟窝》中，失去主人的鸟窝挣脱被动的命运飞

了起来，开启寻找之旅。《最后一只豹子》中，一只

野豹子终其一生寻找同类，寓意了思想者的烦恼

与深重的孤独感。有些故事，则于命运中道出一

种通透。比如《羽毛》，羽毛不断地寻找对自我的

确认，产生了各种富于光环的假想。而在一次次

询问中，一次次近距离地接触荣光、美丽、威猛的

过程中，羽毛反而参悟了人生，悦纳了欢喜自在的

生活。

曹文轩的幻想故事常常是“向内转”的，讲述

心性，讲述孤独，讲述爱。《风哥哥》以丰富的层次

讲述挚爱的失去与寻找。《菊花娃娃》《外婆树》讲

暖心的报恩。《停不下的毛毛》中，作家感叹人生中

的许多不完满，又从这些不完满中析出情感牵系

的温度。《鸟和冰山的故事》中，同样讲述浓浓的情

感，相互的体恤，结局虽然均呈现为一种残缺的、

遗憾的美，但又着实闪耀着珍贵的、相互给予的至

善之光。这些借助幻想展开的小故事，并不仅仅

作为故事存在，而是传达着某种命运之思，散发着

热烈的、理想的光芒。

二

曹文轩的“儿童”书写是多姿多彩的，呈现着

各样儿童的各色童年。他取材于当下都市生活的

儿童小说，相较于诗意的乡土书写是毫不逊色

的。“小经典”中所收《八哥》《草环》等故事，节选自

现代都市题材儿童小说“皮卡兄弟”系列。作品以

自然而松弛的“幽默”笔调，讲述城市男孩“皮卡”

的童年，逼真再现了小男孩阶段性的心智成长。

作家完全以童心入角色，皮卡对任何人、任何事、

甚至一只鸟，都报以一腔不屈不挠的真情付出。

真挚的童心世界，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的细节呈

现，成人与儿童善意“对峙”的诙谐场景，呈现了儿

童与成人面对同一世界的不同“打开方式”。《会说

话的铃铛》则是曹文轩“丁丁当当”系

列开篇的故事。该系列的创作极具难

度。作家以丁丁和当当两个弱智男孩

为主角，描写他们的到来与他们艰辛

的生存。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有限制

的人物视角下，丁丁和当当的存在与

际遇，常常成为人性的镜子与心灵的

试金石。在极致的悲剧面前，我们看

到了生命内里那股坚韧顽强的力量。

奶奶，傻傻的兄弟俩，以弱者的形象倔

强地与命运抗争。“相依为命”的情感

维系，直入人心的善恶描写，于悲剧中

升腾起炽热的生命之气。

曹文轩曾在上世纪80年代撰文

分析儿童文学显得“小气、拘束”的原

因（《中国80年代文学现象研究》），

“小经典”所辑短篇，显示了曹文轩突

围性的创作理念，题材样貌极为丰

富。《小尾巴》中所塑造的小女孩“珍

珍”，是妈妈甩不掉的“小尾巴”。通过

一场惊魂的“走失”，作家穿透了这重

看似牢不可破的亲昵，也敏锐捕捉了

孩子奇妙的成长，极具典型性。《六十

六道弯》落笔于城乡文明碰撞中的孩

子：三个对乡间游戏心满意足的好朋

友，被一群突然闯入的城市滑板少年

勾去了心魂。驾滑板追风，成为三个孩子共同的

梦想。作品屡屡描写少年在山路上滑行的画面，

红透的枫叶随风坠落，少年脚踏滑板如鹰滑翔。

如此美好，正是梦想的味道。《鸭宝河》中的鸭宝，

心眼儿“透亮得像玻璃做的”。作家描写这份美善

遭到的调侃与不齿，也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开启面

向人心的询问。《第五只轮子》《天黑了，该回家了》

则塑造了一些无辜地沦为“多余人”的孩子。前者

是一个被醉汉捡到、遭村人厌弃的孩子，后者则因

为父母的婚姻矛盾而陷入亲情的“缺失”。作家心

怀悲悯，将他们的生存状态小心翼翼地捧出，描绘

心无芥蒂的孩子怎样遭遇冷暴力，又怎样于被孤

立的绝望中显露心底不泯的善意与温暖的渴求。

曹文轩笔下，描写了各种原因导致的、滋味各异的

孤独。但在讲述孤独的同时，不是怨怼，而是升腾

一个层次，讲述深陷孤独、孤立、种种生存尴尬中

的不吝的“给予”，与他的幻想作品一样，闪烁着理

想主义的光芒。

三

“小经典”中，还有几篇源自曹文轩普及度极

高的经典长篇。《孤独之旅》选自《草房子》，《芦花

鞋》《冰项链》选自《青铜葵花》，《吼唱》是《山羊不

吃天堂草》中的片段，《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选

自《细米》，《青塔》取自《根鸟》。这些节选的段落，

常常并非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情节，而是切近于文

学的“诗意”表达。《芦花鞋》是一个如同散文诗的

段落。故事的推进被暂时搁置，作家以白描的笔

法，展现一家人一起动手编织芦花鞋的劳作场

景。他们凭借自己的劳作，勾画着未来的希望，等

将“所有的”鞋都卖出去，就到镇上的照相馆照一

张“体体面面”的全家福。这看似不实用的愿望，

映出一家人对未来生活不灭的热情。《冰项链》也

是《青铜葵花》中一个极其唯美的段落。作品不吝

以细腻多姿的文字，展现生活中诗意的细节，展现

人物不竭的、对生活之美的追寻之心。局促生活

中仍满怀向美的心愿，是曹文轩穿越苦难，传递给

今天小读者的精神养分。《孤独之旅》生动的“故事

流”中，闪耀的景物描写烘托出油麻地四时晨昏之

美。在油麻地的美丽风景中，一群生龙活虎、赤诚

相见的孩子们嬉戏、成长的画面，浸润着生活的质

感。《树上的叶子就是我的家》中，极具艺术敏感与

天赋的细米与梅纹分享“稻香渡”夜色下的瞬息变

幻的美景，精致唯美，梦幻迷离。

这些被归入“苦难”叙事的孩子形象，曹文轩

笔下写来，却不是悲剧的调子，而是努力于艰难中

展现有态度的生活与有温度的人性。青铜与葵花

困苦生活中不渝的兄妹情，因杜小康的家庭变故

瞬间“尽释前嫌”的桑桑，富有时卓尔不群，贫穷后

亦能不卑不亢的杜小康，在挣扎打拼中坚守人格

“底线”的明子，都是那样的坦荡而富有光彩。作

品中，作家屡次用“干干净净”这个词去描绘他笔

下的人物。干干净净，是曹文轩作品的美学追求，

也是曹文轩作品对生命态度的诠释，不求耀眼奢

华，但要干干净净，内敛自律而有尊严。

高洪波曾以“三优加一”概括曹文轩的创作，

“优雅的写作姿态”“优美的语言风格”“忧郁的审

美情怀”，加一点“幽默感”，堪称巧妙而全面。借

助作家出版社这套“曹文轩小经典”，曹文轩多年

来、多个维度的儿童文学创作，被彰显的与被掩映

的，均得以穿越时间与版本的束缚，得到更加全

面、立体的“重读”。

《陈映真论》（任相梅）
陈映真在战后的台湾独树一

帜，他的文学不局限于“乡土”，不

卖弄“现代”，而是始终基于人性，

基于对“人”的终极关怀，用艺术手

法挖掘社会现实，表达个人的思想

与见解。毋庸置疑，陈映真是思想

型的作家，他认为一切文学作品，

都是在为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找答

案，或是在寻求足以指导人生的理

念。他的小说让我们得以从大历史

的变局与微小个人的运命关联之

处，去思索台湾战后的历史，理解

作为中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也是一

独特部分的台湾当代史的命运。

《韩东论》（张元珂）

作为新诗艺的实践者，韩东除

旧布新、开一代诗风的探索与实

践，对“第三代诗人”的影响是内在

而深远的。而且，其影响不仅限于

诗歌界，还影响到了小说界，可以

说，90年代后期出现的“新生代小

说”是对以韩东为代表的“第三代

诗人”诗歌精神的延续。这不禁让

人想起了20世纪初胡适“文学改

良刍议”和陈独秀“三大主义”，虽

就其影响力而言，韩东的“诗到语

言为止”不能与之比肩，但其“文学

革命”的逻辑及推动“新时期文学”

向前发展的客观效果则是极其相

似的。

《刘恒论》（李莉）

刘恒是作为“新写实”作家引

起人们关注并进入文坛的，《狗日

的粮食》《伏羲伏羲》等作品引发了

热烈反响。30年后的今天，回头看

这类在标题上惹人注目、在内容和

技法上突破传统规约的作品仍有

一定的冲击力。如果拨开那些在当

初看来颇为“火辣”的字眼和词句，

从叙事方法和叙事技巧等方面衡

量，刘恒采用的仍然是现实主义创

作方法，通过一套富有新意的话语

系统有条不紊地叙述着自己设想

的故事。他在循规蹈矩中又有破

“规”创新，有些文本因为其“贴地”

的现实性更显生活气息。

《苏童论》（张学昕）

苏童是当代中国为数寥寥的

具有鲜明唯美气质的小说家之一。

无论其所表现的阴森瑰丽、颓靡感

伤的人事风物、历史传奇，还是精

致诡谲的文字和神秘意象、结构形

式，无不呈现着叙述的精妙与工

整，发散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

美学风气。我们说，唯美的，不一定

就是颓艳的，也不就是伤感、放纵

的，但一定是诗意的。苏童就是更

多地从个人记忆、个人生命内在体

验方面想象生活、进行心灵创造的

小说家。他讲究叙事技术，风格摇

曳多姿，而且擅长将记忆中的经验

或生活诗意化，他的叙述常常引导

读者离开日常生活，努力地进入一

种更高的艺术真实，使叙述与我们

的内在感受息息相关。

《于坚论》（霍俊明）

于坚诗歌中无处不在的是场

景、事物、物象、细节，“回到常识走

向事物本身”。这些客观之物经过

诗人主观情志的压缩和搅拌后形

成了在场式的写作风格。即使于坚

所处理的历史化的题材也是建立

于个体感受和日常情境之中，尤其

是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参与使得

个人与现实和历史形成了交互性

结构—历史的个人化和个人化的

历史。

《张炜论》（赵月斌）

张炜始终是一个想到月亮上

行走的梦想家。他拼力创造一派旷

世弘言，着意成为一名天真诗人，

表现在文字上除了鼓吹崇高正义

美德善行，渲染香花芳草浪漫诗

情，更有其阴柔内敛、蜃气氤氲的

神秘气象。一般而言，人们习惯于

把张炜归类于所谓现实主义作家。

以《古船》《九月寓言》等名作为代

表的仿宏大叙事、民间叙事似乎只

有一种扑向地面的解读方式，张炜

常常被概念化为忠于现实、热衷说

教的保守派作家。奇怪的是，很少

有人注意到，其实张炜本质上原是

凌空高蹈的，在被定义为大地守夜

人的时候，岂不知他正将目光投向

高远莫测的天空。

《二月河论》（郝敬波）

作者以充满怀念、深沉的笔

调，回顾了作家二月河的文学创作

生涯，试图以更宏观的视角，在广

阔的文学领域内，客观看待与思考

二月河的历史小说创作艺术，以多

文本相比较及重点文本细读的法

则，为二月河在中国当代文学进程

中找到准确位置。

中国当代作家论中国当代作家论（（第二辑第二辑））

桂西北位于广西西北地区、云贵高原

南麓，其区域范围为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

行政区划中的河池市。这一带以喀斯特地

貌为主，石山连绵，峰丛林立，山势很高大，

属于全石山地区，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由

于自然条件恶劣，桂西北又被称为“广西的

西伯利亚”，在地域组成上被戏称为“边角

废料”。桂西北是多民族聚居地，这片土地

有着自己奇异的自然地理特征及丰厚的历

史文化传统。奔腾咆哮的河流，荒莽险峻的

大山，云遮雾掩的村寨，再加上热能丰富、

雨量充沛的热带亚热带季风气候，使得桂

西北世居民族形成了相对独立自主的与当

地自然环境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习惯,并逐

渐孕育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与外界文化有

所差异的桂西北地域民族文化传统。桂西北风

华毓秀的山水意蕴和淳朴悠久的民俗风情孕育

出了一个在广西文坛乃至全国文坛都颇负盛名

的桂西北作家群。桂西北作家群作为广西文学

创作队伍的主力军，近年来在小说、散文、诗歌

等方面均取得了突破性成就，撑起了广西文学

欣欣向荣的景象。

因为生长于山高壑深、偏僻贫瘠的环境中，

少年时期尝尽生活苦难的桂西北作家们在后来

的文学创作中，大都采用“苦难叙事”的创作手

法，去营造作品中的苦难意境。但是桂西北贫瘠

的地理环境没有压垮作家们的人格，反而在他

们内心深处酝酿出火一样的热情，并由此激发

出一种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比如都安瑶族自

治县的“雄心征服千层岭，壮志压倒万重山”口

号，就是桂西北人民这种奋斗精神的绝佳概括。

如果说，恶劣自然环境所催生的苦难意境是作

家们对于命运的不甘或对现实不公平的呐喊，

那么，奋斗精神就是作家们对于命运的坚定反

抗，是改天换日的英雄主义梦想在作品中的升

腾，充满震撼山岳的豪迈气慨。这种苦难意境的

营造与奋斗精神的书写，在桂西北作家们与扶

贫相关的文学作品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多年来一直是扶贫攻坚主战场的桂西北，

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扶贫攻坚战线上的英

雄人物和英勇事迹。比如20年前的1999年 1

月2日，都安瑶族自治县大兴乡骨龙村党支部

书记王任光就因为带领群众修路而不慎跌下悬

崖殉职，年仅41岁。当时的桂西北作家们就纷

纷以王任光的感人事迹为材料，创作了不少经

典的文艺作品。同为都安籍的时任广西文联主

席蓝怀昌与冯艺合作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云

山朗月》；罗城籍的时任广西戏剧家协会主席的

常剑钧等编创了大型彩调剧《大山小村官》；此

外，以王任光事迹为素材的电视剧《苦楝树开花

的季节》，获得了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

工程”奖及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骏马

奖”一等奖。

直到十多年后，同为都安籍的潘红日为完

成中篇小说《报道》，仍旧多次前往骨龙村采访

王任光家属及生前同事，捕捉创作素材。这篇小

说发表于2014年第7期《小说月报·原创版》，

很快被2014年第8期的《北京文学·中篇小说

月报》头条转载。小说写了贫困村修路难的处

境，主人公老跛和儿子都因修路而死，读者从中

可以看到反贫困道路上的艰难险阻。一年多

后，在精准扶贫嘹亮号角的召唤之下，作为河池

市文联主席的潘红日以三个“最”（年龄最大、资

历最老、级别最高）身份前往贫困村担任第一书

记，通过亲身体验完成了长篇小说《驻村笔记》

（作家出版社，2017 年 8 月出版）。2019年 11

月，这部小说获得了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长篇

小说奖。

与《报道》中主人公老跛的名字一样，《驻村

笔记》中红山村党支书兼村委会主任韦鸣炮的

外号也叫老跛，这应该是作者对处于扶贫攻坚

战场最前线的基层干部的致敬。小说以市文联

主席毛志平带领的精准扶贫攻坚第七小分队的

视角展开，围绕红山村架桥修路的矛盾冲突推

进。在小说中，当下精准扶贫攻坚战中各式各

样酸甜苦辣的场景都得以原汁原味地展现。当

然，作者并不仅仅停留于展现扶贫生活、反映社

会现实的层面，而是直面扶贫工作中所遇到的

各种深层矛盾，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行了深

刻反思与批判，既写出了扶贫干部在面对“形式

主义”“痕迹主义”时的艰辛与无奈，也刻画了他

们迎难而上、真抓实干、敢做善成的担当精神与

责任意识。小说的语言极具桂西北叙事的特

征，比如“颠仔”“野仔”等称呼、“补粮”“做道”等

民俗，都是独具桂西北地域特色的文化基因，这

样“野气横生”的语言往往带有诙谐、调侃的韵

味，再加上小说中不时会融入一些风趣辛辣的

小段子，读来让人忍俊不禁。小说最后，从四面

八方向村部聚拢而来的乡亲们，让即将离去的

扶贫干部们恍然大悟，乡亲们之所以拒绝在验

收表格上签字，是因为他们难以割舍与扶贫干

部们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份深厚情谊，他们对扶

贫干部们的信任与拥戴，在恋恋不舍中得以真

情流露。

如果说红日的长篇小说《驻村笔记》是从驻

村第一书记的视角展开的话，大化籍作家班源

泽的《阳光起舞》（作家出版社，2019 年 3 月出

版）则是从返乡大学生村官阳光的视角展

开。同样是扶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前者

是一个外来的“他者”视角，而后者则是本

土的“自我”视角。大学生阳光有太多理由

不留在村子里面，他有能力去深圳这样的

大城市赚更多的钱，只要他走出山门，外面

的世界就会向他敞开胸怀；更何况他的城

里女朋友光晓艳和他回村住不到两天就因

为忍受不了乡村的恶劣环境而独自离开，

他完全可以尾追而去。但是作为村里的第

一个大学生，当乡亲们需要他留下带领大

家脱贫致富的时候，他选择了留下来。在桂

西北的文化场中，感恩精神是最为亮丽的

底色之一。尽管桂西北作家们大都在封闭

贫瘠的自然环境中成长，但是他们并没有

抱怨桂西北故土的野性荒蛮，没有如弃敝屣一

般地把故乡的山水及亲人抛之脑后。班源泽笔

下的大学生阳光之所以愿意返乡当村官，完全

是因为对故土的赤子之心、热血之情、挚爱之

意。他耗尽所能，引导群众修公路、办养牛场、建

编织品加工厂，让村民们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

康的康庄大道。小说中所表现的各种民风民俗、

生产生活等内容，带有浓郁的桂西北色彩。比如

山歌文化和铜鼓文化作为小说的主要文化背

景，贯穿始终，小说人物阳光、光彩、阳大甘、光

云絮等不仅生活于山险、林密的桂西北物理空

间之中，还生活于歌的海洋、鼓的世界的精神空

间之中。在乡亲们的歌声与鼓声中，扶贫工作中

最重要的“扶志”和“扶智”两大任务在潜移默化

中完成了，村民们的思想觉悟提高了，整个村子

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也增强了。

关于“扶志”和“扶智”，同样到贫困村当第

一书记的都安籍作家李约热在他的短篇小说集

《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5月

出版）的第一篇《村庄、绍永和我》中，有着更为

深入的刻画。作为第一书记的“我”初到村里，本

想大展身手，可是在沉寂、滞重、没有生气的村

庄氛围面前，“我”所有的努力都陷于徒劳，就连

如何开导因深陷传销回乡后变得沉默不言的绍

永也是束手无策。沉默寡言、多次自戕的绍永其

实就是村庄的缩影，要想让他重新变得生机勃

勃，只能靠“扶志”和“扶智”。小说的最后，邻居

家小孩的意外让“我”顾不上绍永的自尊，直接

踢开他的房门让他和“我”一起送三根血淋淋的

小孩断指到医院去。这三根断指让绍永从自我

封闭之中突然醒来，在前往医院的路上，他不断

重复着：我们还能快点吗？这一刻，绍永完成了

向死而生的涅槃，而“我”能够把绍永唤醒，意味

着“我”的驻村扶贫工作将走上正轨。

在当下如火如荼的扶贫攻坚战场上，桂西

北作家们一直没有缺席，他们通过自身体验，努

力“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给

当代文坛贡献了一个个优秀的扶贫题材文本。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桂西北作家们会继续与

时代同呼吸，创作出更多的反映精准扶贫成功

经验和先进典型的精品力作。

扶贫攻坚中的桂西北叙事扶贫攻坚中的桂西北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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